
文学
08

2025年 11 月 25 日 星期二

责编:张琦 美编:左中 校对:燕原斌▲ ▲ 扫码关注“徐州放鹤亭”微信公众号

投稿信箱：xzfhtwxds@163.com

游

彭

城

◎
吴
一
怡

彭城旧郡，淮海新府。龙起泗水，剑

指八方。九朝旌旗，千年车书。云涌星

驰，山河焕彩。时和岁稔，万象光昭。文

脉绵延，厚德升平。

观夫淮塔凌霄，丰碑浴日，忆铁血

丹心，铭峥嵘岁月；文庙凝晖，黄楼映

月，仰圣贤遗韵，镇九派洪波。汉画像

石，刻人间百戏；昆玉藏珍，纳千秋气

韵。云龙峰顶，翠涛尽收大彭秀；汉王陵

前，石阙如闻大风歌；户部山中，戏马台

空霸业杳；崔家院里，翰藻犹然振世风。

至若徐工巨臂，擎工业脊梁；潘安碧波，

漾四时清嘉；沛馆藏珍，溯龙兴之地；丰

邑故里，瞻帝乡风云。沙渚晴波，鸥鹭齐

飞。汉文讲幄，群贤毕至。江山胜览，钟

毓南北。岁物丰成，陶钧古今。

今值嘉期，胜友云集。披襟啸咏，以

骋怀襟。遂运拙笔，摹其气象。汉石之幽

古，黄楼之雄浑，戏马之悲慨，歌风之飞

扬，闾阎之鼎沸。五韵既成，千里尺幅。

金石炊烟，共颂清晏。

其一 汉石春秋

凿壁乾坤气未收，青龙白虎镇诸侯。

云纹绕尾长生契，石脉犹存太史秋。

其二 戏马悲风

高台戏马锁云旌，霸业空悬楚戟明。

万载松涛翻作阵，如闻帐下别姬声。

其三 歌风遗响

泗水亭前大气催，王风起处汉云开。

当时猛士今谁在，独峙歌台镇九垓。

其四 黄楼安澜

彭门旌节驭龙回，赤手苏公锁九河。

试上黄楼瞻夜月，清辉一片定风波。

其五 七里炊烟

七里羊脂融月轮，彭城鼎鼐岁时新。

金签鼓扇追香转，市井炊烟长醉人。

■作者简介

吴一怡，澳

门大学中国历

史文化硕士及

英汉翻译硕士，

澳门科技大学

社会和文化研

究所历史学博

士候选人。澳

门笔会青年协

会理事、澳门社

会科学学会理

事、澳门文献信

息学会理事。现

任职于中国历

史研究院澳门

历史研究中心，

著有澳门知识

丛书 《澳门关

帝诞》。

初冬的金龙湖，五彩斑斓，风景如画。 通讯员 高刚 摄

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我踩着厚厚的积
雪走进城市书房，在最后一排找了个位置。田
崇雪教授正在讲关于雪的诗词文赋，从 《诗
经》讲到川端康成，满座听众都沉浸在洁白的
世界里。
讲座结束时，一位面容姣好的女子起身总

结。她说话时眼睛很亮，措辞严谨却不失灵动，
偶尔冒出的妙语像雪地里突然绽放的梅花。后
来我知道，她就是李凌，徐州文坛那个热心能
干的铜山区作协主席。
田教授的讲座风格我记取了，我佩服他的

治学严谨与敬业精神。但好像，我也同时记住
了那个主持人李凌，她身上有种特别的气质，
既有文人的雅致，又有活动家的干练，还有几
分邻家小妹的亲切。
记得铜山作家研讨会的聚会上，我借酒意

喊她“主席小妹”。这个称呼引得众人皆笑，
她却欣然接受。在讲究礼数的徐州，这个看似
矛盾的称呼，反倒更能表达我对她的认知与
默契，既有对作协领导的尊重，又有对知性小
妹的怜惜。
后来，徐州市作协副主席杨洪军老师让我约

见县区的一位年轻领导，我这个在住建系统工
作多年的“老黄牛”，总算不负所托。事后，已是

市作协副主席的李凌私下说：“看来这位不常露面的作家冠乔，还真有两把刷子。”
我听后不禁哑然，“冠乔” 这个笔名，不过是我在文学天地里开垦自留地的一个符
号，我的本职工作终日与日常琐屑打交道，整个住建系统没几个人知道我写文章。
但她却当真了。《徐州日报》的《放鹤亭》副刊研讨会，她特意通知我代表作协

参加，事后赞许发言很给力、很架势。她还悄悄告诉我，铜山区宣传部有位领导很欣
赏我的作品。点点滴滴的认可，让我这个文学爱好者感到了丝丝温暖。
让我感佩的是，她平时做着茶叶生意，操持经营这么忙，还能把每次文学活动

都搞得妥帖周到。看她忙碌的身影，我常常想起她沏的那杯茶，在沸水中慢慢舒展，
散发出历经淬炼的醇香。
直到昨天，一个周日的清晨。
“徐州作家群”里突然涌出铺天盖地的讯息，“深切悼念李凌主席”的字样刺

得眼眶生疼。我怔怔地望着手机屏幕，任那行字在泪光中渐渐模糊：怎么会呢？那个
总是笑语盈盈的年轻作家，那个在雪夜里眼神明亮的女子，会这样悄然离去了吗？
生命的烛火真的可以这般易逝？
我终于还是没能忍住泪水。这两日里，回忆总是不期而至。有时是她在讲台前

作总结时微扬的嘴角，有时是她张罗活动时忙碌的身影，有时又是她说到兴起时眼
波流转的灵动，热心，开朗，又有几分小人精……这些片段像窗外飘落的雪花，一片
片堆积在心间，渐渐堆成再也无法相见的冬天。
生命如雪，来时纷纷扬扬，去时悄无声息。但雪水渗进泥土，终会滋养来年的新

芽，就像她播撒的文学种子《洗玉镯》《独自望山》《打开吕梁的方式》，正在无数
心灵里悄然生长……

附：李凌（1973—2025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徐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铜山

区作家协会主席。出版散文集《洗玉镯》《独自望山》，主编《打开吕梁的方式》等

文集。2023年获中国作协“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先进个人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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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里放着“弘扬正能量”节目，
镜头里百货大楼斜角那方熟悉的角
落，猝不及防撞进眼底———灰旧的铁皮
顶泛着经年的哑光、堆叠齐整的报刊
上落着几片碎阳光，三三两两的散客
在闲适地翻阅。这不就是老蒋的那间
书报亭吗！只是镜头前坐着的，是个帅
气的年轻人。后来才知，那是老蒋的儿
子小蒋；而老蒋默默资助一家 3 个孩子
15 年、陪着老大考上“985”的事，也因
受访者那句 “没有蒋叔叔就没有我的
今天”，才悄悄露了光。
记忆里的老蒋，是被诗书泡透

的，连耷拉着的厚眼皮，都像揣着两
个生动的书袋子，藏着他当年把妻
子哄到手的诗句：“中秋落暮对苍
穹，新月应和去岁同。执笔着墨玉盘
句，抬头却见一轮红。”那个年代，
自由恋爱和“耍流氓”的界限，像青
蛙和蟾蜍般微妙难辨。他却凭着几
句不是“情诗”的诗，让姑娘不顾他
“小资本”的家境，不顾他略显老气
的模样，笃定地认下这就是自己的
青蛙王子。
老蒋的书报亭，也带着老蒋般

“书生气”的随性———铁皮斑驳处露
着锈色，石棉瓦边缘像没剪齐的纸，
毛糙糙的，他自己也常年穿着灰扑扑
的衣裳，往油光水滑的木凳上一坐，
便沉浸于手中的书里，外界的喧嚣都
成了背景。
可就是这不起眼的小亭子，却装着

满世界的热闹：《人民文学》 的文气、

《故事会》 的烟火、《警方》 的悬念，
《知音》的跌宕……精彩纷呈。有顾客
的自行车破得没了脚撑，东倒西歪靠
在铁皮墙上；有人捧着杂志读得入神，
连脚步都忘了挪。“老板，《青年文
摘》。”他利落地递过来最新一期，不
说话，亦无表情，像棵老槐树，稳稳托
住了杂志封面那些生机盎然的喧嚣，
以及文字里欢跃的故事。
我是书报亭的常客，但不知从哪天

起，我想当然地认为，书报亭已被越来
越普及的电脑、手机吞没———毕竟我自
己，也早被指尖滑动的光影裹挟，想读
的报刊，一划拉就进了电子版。路过那
座已改叫“百大超市”的百货大楼时，

再没往那角落瞟过，仿佛那方天地早
被扩建的房屋和闪烁的电子屏取代。
把一个人一个地方一个习惯忘得如此
彻底，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还是个长
情的人。直到节目里的画面撞入眼中，
才惊觉那间报亭还在，只是木凳换成
了高脚凳，高脚凳上坐着个长腿男人，
眉眼间是老蒋妻子的那份明丽———那
是小蒋。
早几年，老蒋把书报亭交给儿子，

自己回了家。不打牌、不搓麻将，只埋
在书堆里。小蒋这样总结他爹：“和书
打了一辈子交道，就让他读吧，也好，
有个寄托，免得闲出毛病。”
小蒋不愿像老蒋“偏于一隅”，他

要把这块蛋糕做大做强，老蒋只提了
一个条件：“书报亭不能丢。”小蒋应
下，请了人照看书报亭，还租下三层门
面，取名“鲲鹏”。一层摆文学书，两
层堆中小学教材，全县的学生几乎都
有他家的会员卡，生意好得真如“鲲
鹏” 展翅。老蒋从书中觅得 “颜如
玉”，小蒋倒真凭着书，闯开了一间
“黄金屋”。

当初老蒋反对租这间门面，说地势
太低洼，就怕梅雨季的雨淹了书。小蒋
笑得轻松：“低洼才便宜，再说，得多大
的雨才能灌进屋里？”老蒋捋了捋近几
年的雨势，倒也确实风调雨顺，没出过
岔子。可老天的事谁能算得准，怕啥偏
来啥，去年夏天，天空像是破了洞，雨
柱直愣愣往下砸，接连下了个把星期。
老蒋和小蒋挽着裤腿，没日没夜地在

水里抢书，可纸遇了水，结局只有一
个———烂成纸糊。那场雨，让“鲲鹏”
折了翼，小蒋差点没撑过去。
好在，书报亭还在。
我在那间“托底”的书报亭里唏

嘘，小蒋忽然指着旁边说：“看见那
间早餐铺了吗？我正跟老板谈并购，
打算把书报亭改造成能喝咖啡、能读
书的小书店。之前的‘鲲鹏’，满脑子
想的是盈利；这次扩建，除了营生，我
还想给县城添个能安心读书、能放松
的地儿。”他顿了顿，又说：“‘无人
不疼，无生活不疼’———这是一位作
家的话，却是我爸教给我的。”除了
继续资助帮扶困难学生，他还打算招
些家庭困难的学生来做暑期工。小蒋
的话里没什么波澜，像在说“今天有
哪些报刊要进店”般寻常。
我忽然想起老蒋坐在木凳上读书

的样子，想起小蒋挽着裤腿抢书、蹲在
路边晾书的背影———这对父子，一个把
书读进了血液里，守着一方亭子；一个
把书过成了日子，扛着一场风雨。而那
间书报亭一直都在，它就像根细细的
棉线，一头牵着老蒋的诗与坚守，一头
系着小蒋的韧与温柔，在县城的烟火
里，悄悄亮着一捧暖光。

金龙湖的美，“最是橙黄橘绿时”。
俯仰之间，已是秋末冬初，金龙湖

再次披上了多彩的盛装。
但这美丽的 “主角”，似不是金龙

湖。而是，湖边掩翠摇红的花木。
悬铃木、栾树、国槐、连翘等叶子

已然泛黄。杉树的叶子醉出了酡红色，
抑或是红褐色。石楠、乌桕、红枫、南
天竹的叶子红彤彤如火焰，连宕口公
园石壁上的地锦也变成了一片“绚烂
红”。紫叶李，生发出暗酱般的紫红
色。金边黄杨祭出了彩叶来点缀这湖
边的秋色……好一幅极有层次感的绚
丽画卷！
“美不胜收”“层林尽染”“打翻的调

色板”……花木们在一声声赞美里愈发
迷失自我，将体内的色素尽数上交给这北
方的秋凉。金黄、杏黄、桔黄，朱红、枣红、
猩红，绛紫、墨紫、钴紫……轮番登场。
嗨，约好一起“青山不改，绿水长

流”，但，总有“人”中途变了卦。
唯有竹子、雪松、香樟、女贞、枇杷、

黄杨、桂花、广玉兰等，仍坚持一绿到
底。绿色，虽退出了“季节主色调”的舞
台，依旧绿得生动，绿得张扬！
当然，在季风的抚摸下，亦不再

是春夏的翠绿、碧绿、柳绿、青绿、霁
绿，已嬗变为褐绿、深绿、墨绿、黛
绿、葱绿。
金龙湖的水，随着绿植的色素积

淀，也变得暗淡起来。远远看去，没有了

春夏的明亮，一袭暗绿的肤色，定义了
这个季节的湖面。
诸多斑斓色彩中，能影响湖水色泽

的，或也只有绿色吧。
阳光远远地照过来。在花木的窃窃

私语中，有风拂过湖面。是飒飒的晚秋
之风？还是猎猎的初冬之风？这个季节
的风，虽激荡不起如矢浪花，却足以唤
醒一方湖面。因风皱面，波光粼粼的金
龙湖终于恢复了白色的生气，像有万千
条银鱼在往来嬉戏。
半睡半醒中，一朵涟漪与另一朵涟

漪只撞了个满怀就破碎了，一滴水与另

一滴水刚挤出水面就被涟漪半推半搡
着拖走了。
风渐劲，日渐盛。
正午的阳光下，金龙湖从阔大的梦

境中缓缓醒来，它伸了一个大大的懒
腰，带起绵绵不绝的更多更大的涟漪。
有浪花带着回声，在血脉中缓缓流淌，
如同即将沸腾的开水，在周遭色彩斑斓
的艳羡中，金龙湖欢快地跳跃着，阳光
如金箔般洒满湖面。金龙湖，变成了真
的“金”湖。
是这“太阳”和“季风”，让湖面由

“绿色”变成“白色”，再变成“金色”。
夜色也能。
夜幕低垂时，金龙湖的湖面是冷月

清辉般的灰白色。夜幕拉上后，湖面渐
成深蓝色，继而是黝黑色。当月亮跃上
湖畔的树梢时，灼灼月华下的金龙湖复
又变回了灰白色。
湖边的花木们看呆了，论色泽拿

捏，还得是我湖哥啊！
久居湖边，日复一日，看着太阳升

起，看着华灯初上，看着金龙湖“看
天色”、呈己色。看着有风过、无风
来，看着金龙湖“随风声”、壮己声。
秋风来时，金龙湖抹掉深绿色的面
妆，沙沙地翻晒着金色的波浪。秋风
不来，金龙湖便古波不兴，将满腔心
事尽沉湖心，平静地搂着日月星辰酣
然入梦。
曲径、画桥、杉林、碧岛、绿圃、飞

鸟……这一刻，任谁，也拨不动它的
心弦。
有丝丝入耳声传来，有沙沙步履声

传来，一早一晚，如约而至。金龙湖即便
是合着眼，亦知道是哪些人到来。
它闭目养神，感受着晨跑者、夜跑

者的足音，恬然地吐纳着，吐纳出一口
又一口的薄雾，慷慨地为周遭的花木们
喷洒一方水域之淡淡水汽。
驻唱歌手的铿锵，广场舞配乐的炸

裂，林下乐器爱好者的如泣如诉，丛中
秋虫的啾啾啜鸣，像是一支支摇篮曲，
使它安详，使它餍足。金龙湖眯着眼，陶
醉着……无人看见，它袖在湖底的右
手，伴随着这阵阵律动正缓缓地击打着
晚秋的音节。
静中有动，梦中有醒。
当清晨再次到来，那个湖心岛喊湖

的老汉又站到了金龙湖的面前。他对着
金龙湖的湖心，长吐一口气，带着岁月
的沉淀，携着生活的烟火，缓缓啸了起
来……浑厚，激越，高亢，悠扬。像是古
老的编钟余韵，在湖面上悠悠荡开。
似是与远山静水，与四季轮回，与

日月星辰，一较高下。又似是在唤醒金
龙湖，唤醒早已逝去的似水流年。
草木一秋，是斑斓，亦是余韵，更是

被湖水打湿的思想。
金龙湖不语，紧了紧薄雾白色的被

角，调整一下姿势，继续浅寐着。它在等
风来，等阳光来，等我来，等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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